
2月 1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网络文学抄袭泛
滥，作家买‘写作软件’组合新小说”报道：近年来，网络
小说被指涉嫌抄袭的情况屡屡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电
视剧《花千骨》原著被指涉嫌抄袭4部网络小说；著名作
家金庸也将作家江南告上法庭，认为江南早期网络小说
大量使用“乔峰、令狐冲”等人物涉嫌侵权。闹得最沸沸
扬扬的，还要数年度热播剧《锦绣未央》，该剧被认为与
200多部小说的内容高度重合，一些“看不下去”的编剧
众筹 10万诉讼费将其原著作者告上法庭⋯⋯为什么
“网络小说已成为抄袭的极重灾区”？
一是，随着近年来IP概念日盛，一个文学作品能复

合衍生出影视剧、游戏等种种商品，牵扯到越来越多的
利益，以致引发各方利益的追逐，利用抄袭便成了迅速
获取这种利益的一种常见手段。
二是，当下一些当红网络小说种类套路结构基本固

定，比如种田文、重生文等形式，极易模仿抄袭，大量雷
同的类型小说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当这种文学已
经形成一种体系，可用的环节、元素，情节套路都已经基
本固定。男生可能是修仙、种田、成为霸主；女生就是宫
斗、遇见霸道总裁、怎么成为宠妃。拿修仙来说，就是主
人公要得到天下神力，需要不断进阶修炼、遇到不同的
妖怪。很多人在看的时候已经有心里期待了。”
三是，网文编辑们热衷于选择上架热销网文的“同

款”，而且网上阅读的大量粉丝基础会保证运营的盈利，
“例如，《斗破苍穹》点击超过30亿，很多人写书的时候
会以这个世界框架改个名字发展，包括人物性格都会有
相似点。编辑在收书的时候也会倾向要这种书，因为有
固定读者群，有需求”，这自然又助长了网文写作的复制
和雷同。
四是，“质量胜不过更新量”，不求质量只求数量，文

字“注水”严重。这是网文圈众所周知的生存法则。网
文写作，一天三五千字的更新只是基础，有的网络作家
甚至可以日更量上万。为保持活跃度，部分写手便会东
拼西凑。“网文还有一个模式就是‘打赏’。这就需要读
者给买账、投月票、把名次分数往上顶。而读者就是要
你多更，导致网文需要日更多少，你更新的越多读者越
喜欢。”

因为贪婪内容的更新速度，有一些写手开始运用
“黑科技”手段。他们花几十到几千元不等，在淘宝买
到“自动写作软件”，其中包括网文电子书、词汇库、描
写语段库等，再从其他文学作品中摘抄、整理，然后重
组成需要的内容。某款标价 500 元的“自动写作软
件”，号称几秒内便能写上千字，有的商家直接打出
“锦绣未央写作借鉴软件”的广告。写手运用这种技
术软件写作时，“他可能每天都设置一个靶子，上面写
上‘遇到妖怪、遇到暗器、遇到美女’，可以用扔飞镖的
方式想下一关，因为这些已经形成体系了。这种东西
是完全可以机械化、用生成器去生成的。”
在当下，网络类型文学崛起，网络写作呈现的技术

化倾向也越来越突出，这种技术化写作，使网络文学创
作变得越来越商业化、程式化。网文中技术性手段和
“流水制造”盛行，雷同复制现象泛滥，有的作品都是模
子里浇注的东西，似曾相识没有出人意料的新鲜感，更
缺乏那些具有丰富的生命体验、非常个性化、性灵化和
生活化的作品。网络文学的商业运营模式，网络文学的
类型化程式化写作，网络文学作者的急功近利的文化心
态，这一切使得网文写作正在沦为一种机械化、标准化
和技术化的生产制作形式。
这些网文写作的技术化的倾向，实际就是把网络文

学看成为一种技术，写手就像一个技术员，引进一个IP
一个观点就开始技术化操作。当然，技术是写作的很
重要的元素，但不是全部也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
的是作者对生活的感受，作者自己的经验。它会发育
出一些创作方法和技巧。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网文
作者越来越热衷于将网络文学充分地技术化、工具化，
甚至写作要乞灵于“写作技术软件”，一切人物、情节和
故事都由“软件”机器生成，但在值得传播的思想内容
方面却是贫困的，结果一些网络文学“通人”，被大规模
地炮制出来。
网络文学写作日益严重的“技术化”倾向，会使网文

受益，还是网文发展的末路？这是不难回答的。网络文
学写作必须更加“走心”，呈现出丰富的生命体验、非常
个性化、性灵化和生活化的品质，这样才能走出唯“技术
化”的怪圈。

网络文学为什么越来越“技术化”？
◎袁跃兴

◎聚焦文学艺术界

热点话题

◎追踪
前沿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走势

◎弘扬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力量

◎见证内蒙古文学艺术的点滴成长

◎助推草原文化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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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中华文化、东方文明
宝库中极重要的部分，各民族的一代代人最早接受
的思想熏染和情感陶冶，就来自民族儿童文学。民
族儿童文学，寄寓着各民族长辈们对新一代人的热
切期盼和殷切希冀，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精粹
自然地深藏其中。在历史前行、时代发展中，民族
儿童文学就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积淀和独特
符号；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光大中，这一积淀更为厚
重，这一符号更显美妙。
而在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中，民族儿童小

说，以其曲折感人的情节、优美动心的语言，受到格
外的欢迎；更因其对不同年代民族儿童生存状态、
生活状况的深切审视和深刻把握，对不同时期民族
地区社会变革、时代变迁的真切反映和真实折射，
而具有恒久的深远的艺术生命力，民族儿童小说的
单行本和合集时有出版。这对于推动、促进中国少
数民族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对于充实、兴旺中国
当代儿童文学的文本、艺术，具有无可替代的开拓
意义和美学意义。

一

当前，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使中华文化影
响面更加广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使各民
族文化自信持续增强；少数民族作家就以更加开
阔、开放的视野思考民族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进程，
自觉地使现代性灌注于民族性之中。
可以看到，他们脚踏民族大地，努力勘探独属

于本民族儿童的文学世界，并向民族文化传统深层
复归，重新发掘民族儿童小说自身的魅力内涵；在
题材提炼、人物刻画、文本形式、美感神韵等方面体
现出不同于以往民族儿童小说创作的新品格，又共
同呈现出中华各民族儿童各自成长的殊异的文学
景观。一系列精品佳作的涌现，显示出民族作家们
在新世纪仍然将眼光和笔力集中于本民族广大儿
童居住的乡村牧野，把这些村野作为民族儿童生存
和民族现实进步的一个缩影，由此写出南北方不同
少数民族儿童的心理特质，写出各种各样独具个性
的不同少数民族儿童人物形象，并将不同民族地区
中几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思逼真生动地展露
出来，从而反映出现代性进程中少数民族儿童成长
的精神遭际与实际困境，也反照出一个时期、一段
历史。
而从作品中洇漫出的，又正是民族作家们不动

声色却精湛独到地刻画民族儿童精神面貌、文化心
理的敏锐和细腻，是他们不作渲染却俏皮幽默地勾
勒民族儿童所处社会、周边人际的机智和婉约。他
们以儿童视角看待生活，以稚诚情愫触摸人事，又
以历史眼光判断现实，以天真心灵抒写感受；更以
各自的独特的民族民间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看
到，广大的少数民族村野的现代化转型，远非我们
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一转型波及中华大地，各民族
儿童的成长自然就涉及社会的深层变革和变动。
民族儿童长篇小说看似只写了不同民族儿童在生
长、成长中的平常、琐细的生活故事，却蕴藏着民族
文化的底蕴和时代精神的特征，而且由此塑造了能
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活生生的民族儿童人物形象。
这不是一般意义中的讲民族儿童故事，而是一次有
深度、有力度的精心的艺术构建。

二

置身全球化时代，民族作家们对民族文化传统
的认识、表达，常常有意无意地被简化和归化成大
家都习惯的样式。以致常常在众声喧哗中淹没了
自己的、与大家不一样的声音。
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民族作家在创作中用以发

出自己声音的民族文学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创作中作家将历史

场景和历史事件都归结到个人感受、个人书写的层
面上，将书中布局和书中人物都归置于个人感触、
个人审美的表达上，然后予以细节饱满的立体化呈
现。其间，生活细节的细巧与细腻，人物形象的丰
满与丰厚，全都依仗着作家在语言方式上的革新与
创新。
无论哪个民族的少年儿童，他们的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仍各有各的脾性和气度。如壮族人对少
年的昵称、对事物的另称，以及对别地人不知而当
地人熟知的竹子、蜂子、鸭子等等的言说情状和表
述情态的殊异、别异；如土家族人对传统歌舞的格
外痴迷和一心推崇，如拉祜族人对先祖先宗开拓创
业的顶礼膜拜，对山泉山溪赐惠众生的全心崇敬，
从而写出拉祜族孩子自小就能郑重对待每一个汩

汩泉眼、每一条潺潺小溪，就能始终维护至尊的亲
情、至诚的友情的拙朴、质朴；都令人从中体会到民
族情味、气韵，也极显民族心理差异的细小、微妙。
所有这些，本来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民族
作家们要以精湛的小说语言，表现出南北各族儿童
坚毅、勤劳、孝顺父母、诚信待人的德性和脾性，展
示出蓬勃的儿童文学民族性与乡土性、与现实性的
相互衬托和交叉。
民族儿童文学语言所表露的意味情味、所表达

的格调情调，又正是民族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思
维、思想状态，学术、艺术修养的最直接、最具体的
显现；正是民族作家充分表示自己的民族意识、民
族感情，尽情表现自我的审美个性、审美趣味的最
天然、最本真的呈现。运用于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
各民族语言，或质朴、精准，或奇异、利落，或耐心、
蕴藉，或轻巧、幽默，或古朴、文雅，或跳跃、有趣，等
等，都显示了本民族儿童生活的与众不同，显示了
本民族儿童气质的独一无二。

三

显然，民族儿童文学的“民族语言”，并不只是
在作品书写的层面上，而是民族作家创作意识、思
维方式、审美习惯、艺术表达的综合呈现，是民族作
家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儿童观的生动体现，是
民族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民族儿童长
篇小说创作复归到“语言的艺术”，又正是拓宽、拓
展了民族儿童文学所及的艺术空间，推进、拓深了
民族儿童文学自身的美学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是民

族作家生命记忆和童年体验的审美表达。其间必
然有着民族抒情传统、诗性文化的素质，有着当下
儿童情趣、天真心声的质感。民族文学语言的古
朴、质朴因新儿童的蓬勃生气而重新鲜活并完美展
现，新的儿童文学语言因浸渍了民族悠久的历史、
悠远的文化而更显优雅并恬美；从而使特定民族儿
童文学的诗意美因民族儿童情愫的稚拙美而独具
一种无比的清纯的美感。
从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既不

可失却民族文化寓意和本土地域色彩，又必须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元素细密地缝合于文本
内里。其间自然有着民族道德传统、宗教文化的因
素，但也有着西方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各式先锋潮流
的冲击。民族文学语言的奇诡、奇丽因全球化气势
的咄咄逼人而更显得意义卓著，新的儿童文学语言
因渗透了先进文化意识而更觉得意味深长；这就使
民族儿童文学的哲理美因时代的迅猛发展而别有
一种无限的深邃美。
从特殊意义上看，民族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

充分挖掘民族母语的特色和韵味，让民族文学语言
传统独有的直觉呈象性、表里穿透性，以及运用中
的高度灵活性、内在丰富性完全展露出来；使作品
语言以一种极具民族神韵的原生态的形式呈现出
来，有一种流畅而蕴藉、夸张而真实，亦神秘亦平
凡、亦文雅亦随俗的叙事效果；使民族儿童文学的
本真美因民族性的格外强调而更显一种无尽的韵
致美。
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中对民族文学语言的

用心提炼、细心探索，既更新了新世纪少数民族儿
童文学的叙事风貌，更充分地表现出中华各民族新
一代人对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现实的审美体验和
美学情趣，它在民族儿童文学领域所呈现出的民族
性、本土性、当代性、童稚性相糅合的奇妙状态，巧
妙地显示出儿童文学民族性研究中深远的开拓意
义和深刻的美学意义。
民族作家们对现代儿童生活的再深入、对传统

艺术形式的再创造、对民族文学语言的再熔铸，都
因为鲜明的民族化本土化倾向而凸显出独异的审
美视角和独特的美学视野。面对民族儿童长篇小
说创作中的种种“第一次”和首创，面对一些人数较
少、文化发展相对后进的民族作家的种种“突破”和
奋进。我们不应当苛求；而是应当抱有更大的希
望。这就如，树的种子已经播撒在民族大地上，一
棵棵小树已经从山坡山脚长出来，小树就会长成树
林；一只只幼畜已经在广袤的牧野草原生养繁殖，
它们就会长大、壮实。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审美表达
◎张锦贻

春节前，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唱出一曲《春节自救
指南》，歌里有唱有说，有方言有Rap，活泼的表演和俏
皮的歌词令现场观众和不少在网上观看演出视频的网
友忍俊不禁。歌词中家长劝孩子找对象、家庭之间互相
攀比等情节，涉及了春节期间人们聚会遇到的尴尬，有
人说，听了这首歌才意识到，春节真的要来了。也有人
表示不满，“词没劲，都是‘老梗’，不走心”“编排有点乱，
旋律也和以前有点重复，不如‘张士超’好听”⋯⋯网友
的认同和挑剔各有什么道理？
这恐怕得从大家频频提及的“张士超”说起。2016

年初，一曲《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在哪里了》令上
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火”了起来，严肃的形式和诙谐的内
容令网友盛赞作品为“神曲”，还有学者寻味“找钥匙”的
诗意，把它与上世纪80年代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相对比，提出每一代人都有他们在找的“钥匙”。粉丝多
了，创作也多了，《捕获野生熊孩子》《感觉身体被掏空》
等一系列围绕年轻人生活工作相关热门话题创作的作
品相继问世，合唱形式、滑稽内容、流行元素等作为标
配，获得了不少点赞。然而，这也是一年来人们对其迅
速审美疲劳的原因。
合唱团的主创曾透露，“张士超”是自己身边一位友

人。可以想见，“张士超”的创作和演唱投入了真情实
感，这种真情实感在应景之作、命题之作中难以找到，就
以《春节自救指南》为例，歌词中频繁出现的是微博段
子、流行语、心灵鸡汤，提及雾霾、广场舞，令听者一笑，
但无关主旨；名为“指南”，却戏谑地演绎各种尴尬场面，
终曲一句大道理“自救不仅靠智慧，还需要爱常相随”，
并无说服力。这就是网友说的“没劲”“老梗”“不走
心”。而“乱”“重复”则来自同一模式“以不变应万变”地
过度使用。
人们对作品的不同反应更值得深思。听《春节自救

指南》就感受到春节气氛，表明一部分人的视野已经为
自媒体塑造的“春节”所遮蔽，很难意识到作品所述仅是
值得关注的春节症候之一。而对作品不满的群体真正
想表达的可能是，他们内心关于春节的感受没有被挖掘
和触及。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悖论，创作者在没有明确
创作对象时，作品一经传播，立即受到欢迎，有了固定接
受群体，为他们创作，作品反而不那么为他们所需要。
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为他们创

作”，其中隐含的判断标准是表达是否真实。每逢节日、
特定时间节点或热门话题、热点事件发生，网络播主、段
子手、视频配音团队等都会进行“命题创作”，大多是“取
之于微博，用之于微博”，在网络空间捡拾素材进行拼

凑，表达的内容是群体性的，这些“众口一词”，淹没和取
代了个体的声音，但由于它的个性化包装，让人们误以
为它是独特的表达。一些专业创作者也多少受了影响，
“为他们创作”，就要从微博段子中采撷相关词汇、话语，
以示亲和、接地气，好像已经成为一种想当然，却忽略了
在自媒体喧哗中捞取素材，是消费不是生产，是盲从不
是引领。
反观一些蹿红网络空间的春节相关创作，素材来自

学生、上班族等群体，取悦的也是他们，因为他们在自媒
体中最活跃，诉求最能充分表达，也最容易被听到。而
更值得关注的，比如进城务工人员过春节是怎样的心
情，则难以进入人们的视野。甚至知识阶层的诉求，也
没有足够地涉及，比如一位返乡文学作者曾描述自己对
城市和乡村的感受，她说，不知道哪一种生活是真实的，
来到城市，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却觉得这不是
自己想要的生活，从前的乡村劳作生活反而让她觉得踏
实。一些恶意营销者则以利益为中心，炮制奇闻异事，
比如去年春节出现的“江西年夜饭”“东北农村妇女”等
虚假热点，让春节、返乡、城乡情结等话题沦为八卦调侃
的谈资，不能将人们引入更深层面的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

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
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
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
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春节自救指南》也许能给有
志于此的创作者带来一些启发：真正的创作者，为有表
达需求的群体创作，不应该简单模仿他们的声音和语
气，而应该去探知他们内心确实存在，但因自身局限没
有发现或未能表达的感受，为他们的情绪找到释放的出
口。为一个群体创作，就要真正关心、理解他们的苦乐，
这和只注重描摹窘境、呈现奇观的消费式创作截然不
同，这种关心、理解要从自身出发，是一个设身处地、将
心比心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探索自己，才能更加
明白他人，因为最广泛的“他人”，正存在于“自己”之
中。创作者只有“深扎”到现实生活、真人真事身边，而
不是“深扎”到微博段子里，才能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
“钥匙”。

创作“走心”作品
要找到那把时代的钥匙

◎楚卿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


